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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塔林太僻静了，每次漫步其间，都感

觉走进了另一个世界。

下塔林又太热闹了，当我打开心门，能

感觉到一位位高僧亲和的笑容和娓娓道来

的讲经。

这是佛学的一个圣殿，也是我净化心灵

最佳的处所。

因为保护古迹的需要，如今走进这个圣

殿，已经非常不易了。大多的时候，它都是铁

门紧闭的，我只能隔着铁栏的缝隙，与他们

相望。

许多年前，我亦曾多次到访过这里。彼

时，这片塔林的四周尚没有围墙，穿过没膝

深的萋萋荒草，就可以近距离叩访一位位高

僧。

然彼时因为年少，对白云禅寺及其塔林

的历史知之甚少，或者说毫无兴致，多次到

访，竟只因为贪玩而对塔里的他们熟视无

睹。如今已步入中年，早已没了年少时的莽

撞与愚昧，沉淀之后的心儿对这里的一切有

了深深的感悟。

每一次难得的到访塔林，我都会深层次

了解每一座佛塔背后的故事，与他们展开心

灵的对话。

这是夏末的一个上午，我再一次跟随一

个考察团走进了塔林。熙熙攘攘的人群里，

不乏对佛教历史颇有研究的文化学者。他们

或站在宝塔前互相探讨，或用手拭去青石上

的风尘，仔细辨认高僧的名字，或双手合十，

静静地肃立，表达对高僧的敬意。

在如此浓厚的文化意境中，我的内心也

再次泛起层层的涟漪。这片塔林的往事，如

一叶叶扁舟，在我的心海摇荡。

塔是得道高僧最终的归宿，下塔林亦不

例外。佛经上讲求三世因果，认为一个生命

的降生，都是前世各种因素积来的德与怨；

今世为了报德或者报怨，忙忙碌碌，苦海无

边；而今世的报德与报怨，又可成为后世积

德与积怨的前世。如此周而复始、轮回不断，

旨在奉劝世人坚守正道、遵从自然规律而为

之。

而高僧，就是能看透轮回、精通为与无

为之道、大智若愚之人。因为一位位高僧，成

就了白云禅寺；因为白云禅寺，成就了一位

位高僧。观白云禅寺，北靠紫霄峰、石楼峰、

钵盂峰三座高峰，又有九条山岭腾挪跌宕，

遥相呼应，至寺后则聚为一高岭，东西分开，

绵延而下，东为龙山，西为黄虎山，由此五峰

对峙，状如莲台；自望州亭南眺，龙山尾部向

内呈环抱之势，岭上苍苍柏木错落有致，睡

佛形态逼真，尽释风水之妙。

有藏风聚水之妙，则显寺之奇伟瑰怪。

凡此种种，则白云禅寺来历之奇妙，亦不足

为奇也。白云禅寺禅宗源远流长，自唐代的

天台宗，到唐末五代时期的天台宗和禅宗并

举，后唐清泰初年（公元934年），延沼禅师驻

锡风穴后为禅宗的临济支。历代禅师更是大

慧辈出，唐代的贞禅师、道源禅师、延沼禅

师、省念禅师、广慧真禅师，宋代的道隆禅

师，元代的松齐慧公禅师及显工、瑞公禅师，

明代的宣公、就公禅师、无为长老，清代的云

峨行喜禅师、憨休禅师、海月禅师及如琇禅

师等。可以说自宋代以后，大部分汉传佛教

的僧人，都是白云禅寺传承下去的。因此白

云禅寺是汉传佛教天台、临济两宗的祖庭。

遥想当年，高僧讲经，语若花瓣，飘飘洒

洒，坠地则化作花石；听者如醉如痴，如饮甘

醇而不觉饥渴。生前传经布道，普度众生，至

溘然长逝，则化为一片净土，皈依于青松翠

柏之下。寺院西边的虎山岭，无疑是他们憩

息心灵最好的地方。

导游告诉我，虎山岭自上而下分布着两

座塔林。包括唐、宋、元、明、清和近代的僧人

墓塔及其他砖塔石塔146座，数量仅次于嵩山

少林寺塔林、山东省长清县灵岩寺塔林，是

全国第三大塔林。

上塔林，有12座塔，与下塔林相比，上塔

林之塔都比较高大，其形制均为方形或六角

形密檐塔，有二级、三级、四级、五级不等。其

中一座元代塔为松齐慧公塔，位于塔林最

北，位置最尊，为元塔中最佳。下塔林，现存

62座古塔，1个墓碑和1座土冢。

漫步于曲曲折折的青砖小径，有翠柏掩

映，有芳草侵道，有高下不平，我的脚步亦变

得飘忽不定，我的思绪亦变得倏来倏去。在

这样的氛围中，我仔细地寻觅着每一位高僧

的宝塔，用心感悟着他们的心灵之语。

这一处塔林，便是他们参禅悟道最终的

归宿，而从这一座座宝塔，我又可悟到红尘

间不一样的人生哲理。

在无尽的神思中，似乎有乾隆皇帝与憨

休和尚在观音阁前的小桥上对吟：“翠竹青，

青山绿水甲天下”“接圣桥，桥上皇恩满九

州”；有清代如琇禅师在吟赞：“镜比澄光玉

比颜，夕阳倒影沐龙山，阿谁偷剪瑶池水，藏

在白云画阁间”；有明代进士张维新在吟诵

珍珠帘之仙境：“绝壁悬崖挂碧流，明珠错落

几千秋，却疑玉女虚无里，日日垂帘不上

钩”；有御史潭在川推敲于望州亭上，有文人

雅士高谈阔论于恩波亭上，有慧公禅师与御

史方大美在谈经论道。

忽然想起一个关于参禅悟道的故事，这

个故事就发生在唐代的白云禅寺，许多年前

听到后至今难以忘怀。

唐代，有一位高僧隐峰禅师向师父马祖

道一告辞。马祖问：“向什么处去？”隐峰说：

“南岳石头希迁禅师处去。”马祖道一允准隐

峰辞别，提醒他“石头路滑”。邓隐峰信心十

足：“竿木随身，逢场作戏。”

禅师见面，要斗机锋，好像武林高手，要

过过招。等到拜会石头禅师时，隐峰绕禅床一

圈，振动锡杖，问：“是什么宗旨？”石头禅师不

予理睬，过了许久，才回了句：“苍天！苍天！”

隐峰无法应对。回到马祖道一禅师处，他

把见石头禅师的情形说了一遍。马祖说：“你

再去，石头禅师若说‘苍天！苍天！’你便嘘

他。”

隐峰再到南岳，依前例，又问：“是什么宗

旨？”未料石头禅师先发制人，以“嘘！嘘！”作

答。

隐峰只得再次黯然归来。马祖安慰他说：

“我跟你说过‘石头路滑’嘛！”

禅不可言。石头禅师叫“苍天、苍天”，已明

禅不可言说。隐峰再问，石头禅师“嘘！嘘！”，

仍是表明不借言语、不立文字。学禅，是以己心

会佛心，不是照着葫芦画瓢。因此能够在无言

处找到下手处，习禅者才算是踏上大道。

今天又一次徜徉于塔林之间，忽然间醍

醐灌顶，原来，一切的禅意都在不言中，就像

隐峰禅师当初向师父马祖悟禅一样。而世间

的一切道理，都是靠心灵去感悟和终身实践

的，正如老子所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

非常名。

而悟出自然之道，以终身去实践，不畏艰

辛，不惧非议，进取不息，看淡名利，豁达通

透，不正是禅修最终极的收获吗？

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探访白云禅

寺，自风穴山口进入，两山夹道，峰回路转，

苍柏叠翠，山峦起伏，流水潺潺，让你恍惚

进入陶渊明笔下“桃花源”山溪口的境地。

你越想“一日看尽长安花”，那寺越是走走

看不见，行行看不到，须将蜿蜒幽谷三华里

走尽，方能看到山门。寺院里更是没有中轴

线，路走偏径，百转千回，山重水复疑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这样的寻幽探秘，又多么

像修行的曲折历程。

由此想来，这寂静的下塔林，是参透了禅

意，把受人敬仰的大智慧藏于不为人在意的

一隅；却又用它的无以言传，吸引了一位位朝

圣者流连忘返的脚步。

寂静的下塔林
□郭营战

毛泽东跟爱泼斯坦比较熟，首先对他说，你看有没有必要

发表这个东西？爱泼斯坦说，很有必要。我们过去一直讲，如果

他们要开分裂会议就怎么样怎么样，讲过多次。现在他们开了

会，我们一声不响不好。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就是有

许多人对苏共新领导，对勃列日涅夫还有幻想，希望他改变赫

鲁晓夫的做法。苏共新领导虽然没有说他要改变赫鲁晓夫的做

法，但最近以来他们口头上大讲革命、大讲团结、大讲反帝，这

就给人一些假象，好像他们真的是要改正。所以现在很需要有

一篇文章，通过对三月会议的分析，来揭穿苏共新领导的真面

目，揭穿他实行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

毛泽东说，你说得蛮有道理，但是我们发表这篇文章有没

有危险呢？有没有坏处呢？这得认真想一想。

有些客人提出，这篇文章讲得很尖锐，旗帜很鲜明，直截了

当地戳穿了苏共新领导的真面目，但是，恐怕有些人还接受不

了，因为他们对苏共新领导还存在一些幻想。另外一些客人觉

得，现在是有一些人存在幻想，但是正因为有人存在幻想，所以

需要把苏共新领导的假象加以揭穿。文字是尖锐了一些，可以

略加修饰，但是恐怕还是比较鲜明地揭穿他们的假面具比较有

利。

毛泽东说，要想别人不动摇，首先自己不要动摇，自己要旗

帜鲜明。我们的基调就是要揭穿苏共新领导，个别地方讲得太

尖锐的，可以改得稍微含蓄一点，但是整个基调应该是旗帜鲜

明、尖锐泼辣。

美国专家柯弗兰说，中文里面讲“挂羊头卖狗肉”，直译成

英文，人家不懂。

毛泽东说，是呀，中国成语外国人看不懂，怎么办？

柯弗兰说，澳大利亚党的领袖希尔曾经说过他不懂这句成

语。现在我们想了一个代替的成语，英语里面有一个成语，叫作

“把马肉当作牛排卖”，意思跟“挂羊头卖狗肉”是一样的。

毛泽东笑着问：西方人吃马肉吗？

柯弗兰说，战争时期是吃的，那个时候牛肉很贵，马肉比较

便宜。

客人们都笑了起来。一位亚洲党的代表说，我们知道毛主

席喜欢吃狗肉，我们以为毛主席不会同意用“挂羊头卖狗肉”这

句俗语，因为这里贬低了狗肉。

毛泽东说，我过去是不吃狗肉的，上了井冈山以后才慢慢

吃起来，而且觉得挺香。

有一位客人再补充说，现在发表这样的文章还有一个理

由，就是西方的舆论认为，召开三月会议是苏共新领导软弱的

表现，不是他强大的表现。我认为这个看法是对的。现在他们处

于弱势，我们正应该乘胜追击，不让他有喘息的机会。

毛泽东说，你的意思是不是我们以后要大张旗鼓地反修？

这恐怕值得考虑，要多加斟酌。苏共新领导和赫鲁晓夫有所不

同，这就是他们刚刚上台，新干的坏事还不多，过去许多坏事他

们可以推到赫鲁晓夫头上。我们要抓到他们新干的坏事，才能

批评他们。如果我们把批评赫鲁晓夫的老话再安在他们头上

去，就不得人心，别人不会接受。

亚洲党的一些同志表示赞成这篇文章的基调，认为很有必

要。而且要乘胜追击。

毛泽东说，可能有一些人对一些比较尖锐的语言一时接受

不了，这不要紧。只要我们讲得适当，过一个时期他们自己也会

知道是正确的。现在大概还有不少人喜欢语言温和一点，但是

过一个时期连他们自己也不那么温和了。前一个时期，在反修

斗争过程中就有这种情况，有过一些同志劝我们多加糖少加辣

椒，后来他们自己也加辣椒了，也讲得很尖锐了。

一些外国客人提出的意见中，还有一点很受毛泽东重视。

这就是他们觉得，这篇文章还可以多讲一些团结的话，把团结

的旗帜拿在我们手里，要更多地强调团结大多数，强调亚非拉

美人民的革命团结。

对这个意见，毛泽东很称赞，他对当时陪同外国客人到武

汉去的联络部副部长赵毅敏说，把这个意见带回北京，请北京

的同志再议论一下，看看在什么地方需要强调团结的，写得更

突出一点。这个意思在修改过的稿子中已经有所加强，但还不

够，还可以考虑再加强一点。

赵毅敏回到北京以后，就在 3 月 20 日邓小平主持的书

记处会议上，把毛泽东在武汉会见外国客人时谈的意见作

了汇报。在会上，当场对文章做了一些修改。关于怎么样更

强调一下团结的问题，邓小平要我们在会后在文章末尾再

加强一些。

21日，把《评莫斯科的分裂会议》文稿通改一遍，特别在末

尾一段谈团结的话，更加加强了。修改以后，邓小平又召集书记

处会议讨论定稿。然后分送周恩来、刘少奇和在武汉的毛泽东。

3月 22日，毛泽东回电话说，没什么意见了，可以发表了。

刘少奇和周恩来只改了个别词句。这样，文章在 22日最后定

稿。

23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评莫斯科

二三月会议》。

这天，毛泽东接见了由哈桑·穆拉维德率领的叙利亚访华

友好代表团。

26日，毛泽东在武汉接见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团。

4月 9日，毛泽东在杨成武关于坚决打击美国军用飞机入

侵海南岛上空的挑衅活动的报告上批示：“美机入侵海南岛，应

该打，坚决打。”“海军应该调强的部队去，不够就由空军调强的

部队去。美机昨天是试探，今天又是试探，真的来挑衅哪！既来，

就应该坚决打。海军航空兵和空军应该统一指挥，海军和空军

应该很好配合起来打。”

同一天，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在成都去世。

4月上旬，在广州的罗瑞卿要回北京去参加军委作战会

议。打电话向毛泽东请示：“拟先到武昌向毛主席请示作战会议

的问题，然后再到上海去向林彪请示。”

不久，毛泽东秘书回电话说：现在不要来，也不要去上海，

先回北京开两个星期的会，以后，再分别到主席和林彪处去请

示。这样，罗瑞卿直接去了北京。

11日，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追悼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

送了花圈。

当天，毛泽东在武汉接见了阿联总统外事顾问佐勒菲卡

尔·萨布里。

毛泽东说，至于经济建设，无论工业、农业、科学、文化。在

开始时，我们是没有经验的。社会主义，我们没有搞过。现在搞

了 15年了，可以总结一些经验。讲成绩，有一些，不大，中国在

西方人看来，仍是一个落后的国家，他们看不起我们。但是，我

们这些国家是相互看得起的。

毛泽东说，我们主要是靠自己的人力、资源、市场，以此为

主，国际贸易为辅。

毛泽东说，至于国内的困难，找出了原因就可以逐步解

决。早几年，我们的粮食不够，副食品不够，油不够。别人又

不帮忙，外国把专家一撤退，有那么两三年老天也不帮忙。

现在，我们恢复过来了，粮、油、棉都多起来了，自己能供应

石油，机械自己能供应 90％以上。还有一部分，目前还不行，

没有那个原料，有的不会制造，要向别国学。买一部机器来，

照样子就可以制造。

4月 13日，毛泽东批准了中央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

指示稿说，美帝国主义正在越南采取扩大战争的步骤，直

接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严重地威胁了我国的安全。我们已经

向全世界一再表明我们的严正立场：我们绝不能置之不理，我

们准备随时同越南人民一道共同战斗。我们还要准备对付美帝

把战火引到我们的国土上来。中央认为，在目前形势下，应当加

强备战工作。在全党县委以上的干部中，应当加强备战思想，密

切注意越南战局的发展。要估计到敌人可能冒险。我们在思想

上和工作上应当准备应付最严重的情况，准备对付美帝轰炸我

国的军事设施、工业基地、交通要地和大城市，以至在我们的国

土上作战。我们必须把情况设想得严重一些，把备战工作做得

充分一些，特别是在重要的军事设施、工业基地、交通要地和大

城市，要切实做好对付敌人空袭的准备。我们对小打、中打以至

大打，都要有所准备。

当天，毛泽东在武汉会见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总统外交事

务顾问侯赛因 -佐勒菲卡尔·萨布里和夫人及随行人员。

14日，经过毛泽东同其他领导人反复商议，中共中央发出

了经他审阅同意的《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

当天，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接到汪东兴的电话：

“平化同志，请你马上到武昌来。”张平化急忙乘车到武昌。毛泽

东问张平化有没有时间？能不能陪他一道上井冈山？张平化一

口答应下来。毛泽东委托张平化回去，为他上井冈山做准备。

毛泽东还要汪东兴打电话给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主管工

业的白栋材。

汪东兴说：“栋材啊！主席准备到江西去。他说，‘江西的白

栋材在不在家啊，我去后要找他’，你要有所准备哟！”

21日，毛泽东接见了中南局第九次全体会议的代表。毛泽

东说，搞“四清”，要把民兵搞好。首先要落实组织。有没有队长、

班长？组织起来没有？首先是有没有，然后讲政治。民兵，第一

是组织，第二是政治，第三是军事。

4月 28日至 29日，贺龙、罗瑞卿、杨成武到武汉向毛泽东

汇报备战计划。

毛泽东在同他们的谈话中指出：战争仍有发生和不发生两

种可能性，但我们必须做到有备无患。他说：“世界上的事情总

是那样，你准备不好，敌人就来了；准备好了，敌人反而不敢

来。”“现在蒋介石是想保住老本钱，什么反攻大陆都是假的。”

“不仅蒋介石是机会主义，美国也是机会主义，它才不那么冒险

哩！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它都是等人家打得差不多了才出

兵。当然，我们要准备他们冒险。”

关于改变人民解放军的帽徽、领章问题，毛泽东说：“我赞

成走回头路，恢复到老红军的样子，只要一颗红星、一面红旗，

其他的统统都吹了。”他还说，“过去搞什么将、校、尉那一套，我

是不感兴趣的。”

汇报完后，毛泽东又提到了 1960年在三年困难时期，林彪

与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元帅关于军队干部能不能向地方干部

提意见一事发生争议。毛泽东当着罗瑞卿的面，谈这件事已是

第二次了。当时，毛泽东支持了林彪，但后来修正了意见又转而

支持了罗荣桓。使事情越发趋于复杂。

这一次，毛泽东对罗瑞卿说：“我就不同意林彪的那个意

见，说军队干部对地方干部有意见，不能提。”“地方和军队，哪

能分得清？”

（未完待续）

沁园春·点赞汝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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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器名都，曲剧之乡，风月无边。

忆许由巢父，行吟汝水；广成黄帝，论道崆山。

彩画陶缸，鹳鱼石斧，发轫文明此地传。

君知否？有宋时官帖，誉满瀛寰。

而今盛世空前，更开辟辉煌新纪元。

喜汝河南北，耳萦丝竹；古城内外，楼接云天。

双翼齐飞，五城同创，每每神州夺桂冠。

当此景，料唤醒霞客，也自惊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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